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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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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氏迪光录龙氏迪光录》。》。（（王宗勋供图王宗勋供图））

锦屏文书特藏馆内的民间文书木箱锦屏文书特藏馆内的民间文书木箱。。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蔚吴蔚 摄摄连日来，黔东南州
天 柱 县 档 案 馆 的 清 水
江 文 书 专 项 征 集 工 作
组，正沿着清水江往远
口、竹林、地湖、坌处等
乡镇的深处走访。

每到一户人家，工
作组都要先坐下来，和
主 人 家 聊 一 会 儿 。 档
案征集保护的政策，得
一 句 一 句 地 解 释 ；文
书，也要一件一件地辨
认 。 在 持 续 的 打 捞 整
理中，工作组首次发现
了《民 国 建 房 择 造 棵》

《民国远口建桥捐洋元
收据》等多份记载当地
公益捐资、乡土营建的
文书。

清水江文书（因最
早发现于锦屏又称“锦
屏 文 书 ”）是 明 清 至 民
国乃至新中国，清水江
流域苗、侗等各族民众
在山林经营、木材贸易
与 日 常 社 会 生 活 中 创
造 并 世 代 家 藏 的 民 间
文献遗产，被学界誉为

“ 西 南 版 敦 煌 文 献 ”。
2010 年，锦屏文书入选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
录》，被 国 际 社 会 评 价
为“ 目 前 全 球 最 悠 久 、
最 独 特 的 混 农 林 系 统
的活态记忆库”。

在 贵 州 ， 打 捞 、
整 理 、 研 究 清 水 江 文
书 是 一 代 代 人 的 接
力 。 年 过 六 旬 的 王 宗
勋 ， 曾 任 锦 屏 县 档 案
馆 馆 长 、 县 史 志 办 公
室 主 任 ， 是 这 场 接 力
的 见 证 者 与 参 与 者 。
在 他 的 记 忆 里 ， 故 事
要从 1995年说起。

初见文契，散藏在农户家中的史页

1995年 10月 24日，锦屏县政协副主席姚
炽昌带着两个人来到王宗勋面前。一位是贵
州省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有赓，另一位是日
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唐立。他们专程来查
看锦屏县亮司苗寨的龙氏族谱《龙氏迪光录》。

王宗勋把复印件递过去。唐立埋头翻阅，
杨有赓在旁和别人聊了起来。从聊天中，王宗
勋得知杨有赓是毕节金沙人，1964年云南大学
历史系毕业后到贵州省民宗委工作。曾随省
民宗委民族经济调查组来锦屏做苗族、侗族经
济历史调查，在文斗苗寨向大队会计姜元均家
借走了200多份清代山林买卖契约。

调查组的资料在历史洪流中散失，直到
1980年，杨有赓清理办公室时，从废纸堆里发
现了当年借来的契约文书。没过多久，其他
调查资料也几经辗转，阴差阳错地回到他手
中。如此失而复得，让杨有赓对这些来自锦
屏的契约倍加珍惜，开始倾注心血研究。

1988年，杨有赓将调查资料整理成《侗族
社会历史调查》一书出版，首次把锦屏民间林
业契约向外界披露。有日本学者特意来贵阳
找他了解。

那天，是王宗勋第一次听说锦屏民间有古
代林业契约。让他纳闷的是：日本学者为什么
大老远跑来研究这些听也没听过的破旧纸张？

1997 年 3 月，已任县档案馆馆长的王宗
勋从退休老干部姜继源处拿到一大包旧山林
契约。回办公室打开一看，契约大多折成三
指大小，长短不一，纸张发黄、破旧。仔细清
点，有 1200 余份。王宗勋挑了些阅读：有清
乾隆至光绪年间锦屏县平鳌村先人买卖山林
田土、租佃山场栽杉种小米的合同协议，有卖
木材款分配的记账单，还有山林土地权属纠
纷的诉状和调解书。

他津津有味地看了一个下午，越看越觉
得眼前这些破旧纸张是遗落在大山深处的瑰
宝，是散藏在农户家中的史页，是锦屏作为全
国著名人工林区林业经济发展的原始记录。

此前一年，他从电话里得知，杨有赓正与
日本学者合作，将 850 多份锦屏民间林业契
约扫描、点校，辑成《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
汇编》三卷。直到此刻，王宗勋才明白日本学
者为何千里迢迢而来，一个想法在心底萌生：

“这些东西是不是大有文章呢？”

老百姓珍藏这些东西，是有原因的

1999年 11月，王宗勋到贵阳参加会议，抽
空去杨有赓家拜访。

杨有赓很热情。他告诉王宗勋：“锦屏民
间林业契约很宝贵，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今
后一定能成为文化品牌打到国际上去。”停了
一下又说：“我已退休，没有精力深入研究
了。你还年轻，又是锦屏人，希望你能认真去
做好相关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

那天夜里，杨有赓从书房里搬出 1000多
份未清点的契约原件，连同此前在日本点校
的 800多份复印件，装进一只旧密码箱，交到
王宗勋手中。意外的收获让王宗勋一夜未
眠，第二天，便扛着箱子去了省档案局。

面对箱子里破损严重的契约，王宗勋没
有得到预想中的支持。当晚，杨有赓拍了拍
有些丧气的王宗勋说：“认识都有一个过程，
不能灰心。回去后你争取县里的支持，我也
会在贵阳帮你奔走呼吁。”

此后几年，两人按约定各自奔走，能找的
人都找了。但财政困难，抢救整理的经费和
力量始终没有着落。王宗勋只能把文书锁进
档案馆的柜子，等待机会。在力所能及的收
集整理中，他发现，这些被认为只有研究价值
的契约，在现实中的农村也有难以替代的作
用——“老百姓珍藏这些东西，是有原因的。”

转机出现在2000年秋天。
10月的一天，王宗勋在档案馆见到了来

锦屏做田野调查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
张应强。

张应强是剑河苗族，从小听父亲讲清水
江上放排运杉木的故事，但真正走进这片土
地还是第一次。当时他正为博士论文的田野
调查选点，沿清水江一站一站往下走，到了锦
屏。当王宗勋从柜子里拿出契约摊在桌上
时，张应强很振奋。“它们有的用白布包起来，
布上写着字，什么山契、什么田契。打开来，
每一份角上贴了一个有颜色的小纸片，上面
写了提示。这些契约是老百姓自己整理过
的，而且整理得很有内在逻辑。”

那一刻，张应强觉得有种力量在牵引自
己。学术上，锦屏民间林业契约的研究当时
尚属鲜有人涉足的空白地带，留给年轻学者
的探索空间很大；情感上，作为黔东南苗族子
弟，他对这些契约文书有天然的亲切感，无论
是使用本地民族语言还是对当地人际往来的
理解，都没有外来学者漫长的融入过程。张
应强和眼前这位年龄相仿的王宗勋，聊起来
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正想着，只听王宗勋说：“这些东西我们
县农村还有很多，只可惜缺乏经费，没办法系
统收集整理研究。你要是能申请到一些经
费，我们一起合作把这事做起来。”

把契约的收集整理研究当作一项事业来
做，争取做出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是张应
强与王宗勋的约定。回到广州后，他向导师
陈春声、刘志伟汇报了锦屏民间林业契约的
情况。两位老师一眼看到了其中的价值。

2001年 8月 25日，时任中山大学人文学
院院长、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春声，历
史系主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
伟来到锦屏，实地考察林业契约情况，并就中
山大学与锦屏县政府合作开展契约征集研究

进行磋商，联合成立锦屏民间林业契约等地
方文献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同年 10
月 15 日，锦屏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征集民
间林业契约等历史文献的通告》。杨有赓、王
宗勋等期盼多年的文书抢救整理工作，就此
展开。

信守契约的精神，影响一代代人

清水江的水声，千年如一日。
从锦屏县城溯江而上，江水在峡谷间穿

行，滩上有野鸭起落。水声或急或缓，昼夜不
息。文斗苗寨就在这江边的半山腰上。

2002 年 3 月，这里迎来一批特殊的客
人。牛津大学科大卫、清华大学张小军、厦门
大学郑振满、中山大学陈春声与刘志伟——
这些如今在中国历史人类学领域举足轻重的
学人，集体出现在清水江畔。

考察团深入文斗苗寨和隆里古城等地，实
地查看契约文书及其产生的历史现场。当他们
在文斗苗寨的农家楼上看到成堆的契约时，科
大卫连连惊叹：“这些东西不得了，实在是太珍
贵了。”郑振满则认为，锦屏契约文书量大、集
中、完整，是他前所未见的：“在这些文献里，可
以感受到封建王朝体制在西南基层社会治理中
发挥的作用。这里的百姓善良淳朴，自觉遵循
契约规则办事，很讲诚信。”如今黔东南各县馆
藏的文书中，90%是未盖官府印鉴的“白契”，盖
有官府印鉴的“红契”只占不到10%。

在不断的研究考察中，学者发现了一个关
键事实：清水江流域的文书远远超出锦屏一
县，保护对象也不只是契约，还应当包括族谱、
碑刻以及其他文献。于是，“清水江文书”的概
念逐渐取代了“锦屏民间山林契约”，在学术界
广泛使用。从“一县”到“一江”，视野拓展了。

随着学术目光的聚焦，政府的保护力度
也在加大，并引发更多层面的关注。2006年
11月，贵州成立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省发改委、原省文化厅、省财政厅、原省林业
厅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清水江文书的抢救
保护，走上了政府统一部署的轨道，中央和省
级财政先后投入专项经费。

2011年，贵州大学张新民、中山大学张应
强、凯里学院徐晓光分别以首席专家或项目
负责人的身份，共同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2015年，
锦屏文书特藏馆开馆。2019年，《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锦屏文书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成
为黔东南州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专门颁
布的地方性法规。

对王宗勋来说，这些年他婉拒了多所大
学的任职邀请，留在清水江畔，成为来访学者
的向导和翻译。过去 20年间，张应强每年都
会带学生来锦屏做田野调查，大约 20名中山
大学的博士生在这一带完成了博士论文。文
书里的苗语、侗语读音，地名和人名的特殊写
法，那些外地学者读不懂的地方性知识，都由
王宗勋一句一句地解释。

他的个人研究，也由纸质文书转向碑
刻。由于常年校对碑文，王宗勋的视力急速
下降，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这些年，他把清
水江流域的重要碑文全部复制到了锦屏文书
特藏馆的院墙上。

深耕清水江文书多年的王宗勋身边，也
出现了年轻传承者的身影。张继渊第一次走
进县史志办公室时，王宗勋便问：“想不想来
我这里学习？”这位 1990 年出生的锦屏苗族
青年，从小在奶奶“晒契”的习俗中长大。王
宗勋手把手带他读文书、见学者。有一回，他
带着张继渊去贵阳拜访杨有赓，老人欣慰地
说：“宗勋，你也带年轻人了。”

文化遗产的守护终究是一场代代相传的
接力。60多年来，杨有赓作为“发现者”拉开了
清水江文书的一道门缝；王宗勋等人通过收集
整理，打开了这扇门；学术界同仁让世界看到了
门里的光；而今，张继渊们开始接过钥匙，积极
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在文书的长期作用下，
契约已成为清水江流域的一种“习惯法”，信守
契约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清水江文书
的守护者们，又何尝不是被这种精神所感召。

老二哥交契记

8月 24日，是清水江文书（因最早发现于锦屏又称“锦
屏文书”）征集史上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

25年前的 2001年 8月 24日，锦屏县河口乡加池村村
支书姜修璧带着几位村民，把 1346 份契约文书送到了时
任县档案馆馆长王宗勋的办公室。这些贴着小红纸片的
契纸，至今仍安放在该县档案馆，成为珍贵文献的一部分。

但把文书从老百姓手里“请”出来，在当时却是一场艰
难的思想拉锯。

清水江流域的苗侗群众，视文书为传家宝，不肯轻易示
人。裕和村村民宋正权下乡征集文书，跑了两天，走了四五
家，只收到14份。他抱怨：“那些有契约的人家，一听说是要
拿去交到县里，就像是抱他的崽去卖一样，都不答应。”

这种抗拒，背后是几层心理：首先这些契约文书是祖
上传下来的，不能在自己手上弄丢；其次山林纠纷中，契约
文书仍是现实可用的依据；再者县里能不能保管好，老百
姓心里没底。

但文书留在家里，就安全吗？
实则不然。王宗勋在征集中发现，尽管民间有“晒契”

的习俗，文书的损毁依旧触目惊心。平略镇岑梧村陆秀朝
带来的木匣子里，三四百份契约文书全被老鼠咬成了纸
屑。火灾更可怕。清水江两岸的村寨几乎全是木房，一旦
起火，纸质文书很难幸免。1940年，魁胆村便发生过毁灭
性的寨火。

2001年 5月 15日，王宗勋第一次踏上清水江南岸的加
池苗寨。姜修璧带他看了村里一幢清光绪初年建造的纯杉
木四合院——加池四合院。主楼3层，前楼与厢房各两层，
天井铺着青石板，院内保存的清代生活器具，足以开一个小
型博物馆。70多岁的四合院主人姜绍烈被村里人称为老二
哥，老二哥带着王宗勋上到3楼。角落里放着一个樟木箱，
积满灰尘，里面全是旧文书，一扎扎捆包着，估计上千份。老
二哥说：“我们家的契子以前比现在多得多，有好几大箱子，
几十年来没人管理，被老鼠咬、虫蛀坏了不少。”

看到这么多契约文书，王宗勋很震惊。但第一次见面，
不便贸然开口。

一个月后，他第二次独自前去。买了些糖果，又带去
历史书刊送给老二哥。老人爱看地方历史，接到书刊非常
高兴。王宗勋趁机提议，把契约文书拿到县档案馆代管。
老二哥半开玩笑地说：“老人家常讲，‘留得千年货，狗屎变
黄金’。这些东西现在没有用，今后会有用的。放在这里
都几百年了，又不吃饭，还是留在这里算了。”

王宗勋不死心。之后又第三次前往加池村。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2001年 8月 17日夜晚。
时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张应强第二次来到锦

屏。王宗勋陪他乘船前往加池。对第一个来到加池村的
外省学者，村里很重视。白天看四合院的契约文书，晚上
设宴款待，王宗勋特意请了老二哥作陪。

席间，村干部们讲起加池寨名的来历，气氛热烈。酒
过三巡，王宗勋再次动员老二哥将契约文书交到县里代
管，几个村干部在一旁帮腔。

老二哥沉默了很长时间。这位村里最爱文化也最保
守的人，他家的契约文书，连亲兄弟都不让看。

终于，他松了口，“同意将所存的契约拿到县里去保
管，给国家做研究。但不能丢失和损坏，同时还不能随意
让别人看。”

8天后，2001年 8月 24日中午，姜修璧带着姜氏兄弟，
把契约文书送到了王宗勋的办公室。双方当面清点老二
哥家六弟兄共有 1118份。

从“留得千年货”的婉拒，到“给国家做研究”的托付，
这一转变在王宗勋看来，不是一纸公文能完成的，而是靠
一次次登门、一杯杯米酒、一份份信任慢慢“泡”出来的。

加池四合院的这次成功征集，为后来清水江文书的大
规模征集“打开了局面、树立了样板”。如今，锦屏县档案
馆珍藏着 6万余份文书，年代最早的出自明嘉靖二十五年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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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文书作为继徽州文书之后
的又一大民间文献发现，有可能成为一
个世界性的显学，这个共识已基本形
成。”江苏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江苏宏
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理事长府建明对孔
学堂书局出版的《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
考释》，表示“非常可喜”。

府建明因出版工作与清水江文书
结下深厚缘分。他介绍，当前文书收集
保护工作成效显著，各地高度重视。“从
收藏角度来讲，文书已经得到了有效的
保护。接下来的关键，就是做好整理和
出版工作。”

谈及整理与考释，府建明认为必须
坚守“先影印后考释”的原则。“这是文
献整理不可逾越的方法，就像当年做徽
州文书，先把原始形态公之于众，让大
家充分了解，再谈考释。”他补充道，影
印并非简单扫描，已有的“归户、归物、
归人、归类”的“四归”法就很好，拟题也
要包含时间、地点、人、事四要素。考释
则需遵循国家标准和现代学术规范，并
建议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突破。

府建明认为，文书核心研究价值集
中在土地、财产、婚姻、家族等经济社会
领域。府建明设想，开发几条研学线
路，做些文创手伴，让游客走进寨子看
看文书藏在谁家柜子里，亲手摸一摸那
段活态的历史。“徽州文书已经蹚出了
这条路，清水江文书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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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整理的最早已整理的最早

文书文书——明成化二明成化二

年年 （（14661466）） 田 土 清田 土 清

退 契 约退 契 约 。。（（贵州大贵州大
学中国文化书院供学中国文化书院供
图图））

王 宗 勋 在 研 读 契王 宗 勋 在 研 读 契

约文书约文书。。张兴涛张兴涛 摄摄

府 建 明府 建 明 。。（（贵州大学贵州大学
中国文化书院供图中国文化书院供图))

白契和红契白契和红契。。王宗勋王宗勋 摄摄

青山绿树掩映的加池青山绿树掩映的加池

四合院四合院。。（（王宗勋供图王宗勋供图））

王宗勋王宗勋（（左左））向姜绍烈了解文书情况向姜绍烈了解文书情况。。

（（王宗勋供图王宗勋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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